
一道水流与一条康庄大道    

 

我第一次到巴西是一九六五年.这次（一九八四年三月）是第五次，距离上

一次（一九七一年）已经相隔十三年之久。这次特会释放了一系列有关’神

圣的经纶’的信息。（见’神圣的经纶’一书，收录于本文集一九八四年第

二册。）离去前，我愿意和此处的华语弟兄姐妹有些交通。经过在主面前寻

求的结果，我就简单作我个人蒙恩的见证。 

 

幼年所受的栽培和教育 

我的母亲是第三代基督徒。我的外曾祖父是南浸信会热忱的教友。母亲年幼

时与外祖父同住，并被送到南浸信会办的学校读书。大约十五岁的时候,她

在南浸信会受浸,然而她没有真实的得救，但她完全赞同基督教。我的父亲

务农，母亲与父亲结婚后,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我排行第六。因着母亲赞同基

督教，也就把我们带进基督教，并常用圣经故事教导我们。我是在烟台浸信

会办的小学读书，也参加南浸信会的崇拜和主日学。可以说，我是在基督教

里受培养并受教育。虽然我赞成基督教，却没有信主得救。 

 

彻底的得救并奉献 

由于家境贫困,前途的希望都系在教育,所以我尽力用功读书，特别在中文和

英文方面下功夫。一九二五年四月，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女传道人，应

邀到我家乡烟台，在南浸信会礼拜堂传福音。那时我十九岁，很好奇要去看

这位年轻女传道人传福音,因为已往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一天下午，我去听

她传讲，会众约有一千多人。她的信息说到撒但如何抢夺并霸占神的子民，

正如法老一样。那个传讲非常有能力，我清楚看见撒但是借着世界来霸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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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是个有雄心的年轻人，竭力要完成自己的学业,但那次的传讲彻底

把我这个人抓住了。我里头深受感动，敞幵自己并呼求主名。那天下午，我

走在回家的路上，里头甚是喜乐，我告诉神说，’神啊，我感谢你，是你救

了我，我不要再被撒但霸占。虽然我现今还在读书。但我要对你说，从今以

后，我要去传福音，就是撒但将全世界给我，讣我作平，我 W.不要。我不要

纳撒侣霸占，我要跟从耶是喝山水，吃树根，我都愿意。’那时，我是真正

得救了。我一得救，立刻就向人作见证,并且变得宝爱圣经，勤读圣经，也

尽所能的去搜集解经的书。 

 

在语言上受装备 

我的二姐当时在南京的一所女子神学院读书,她经常为我的得救祷告。那年

夏天二姐回家，得知我受浸得救，非常喜乐。她劝母亲说，’我们家里穷,

没有什么前途。现在，四弟信主得救了,他很会读书，英文也读得不错。妈

妈，好不好将祖先留下来的祖宅卖掉，送四弟到美国长老会办的英语专科学

校读书。’在当时，那是一所高等学校，就是所谓的贵族学校，学费非常高，

全数是用英语教学。我的母亲同意这事，就把祖宅卖掉，送我到英语专科学

校读书。那是一所非常洋化的学校，从制服到日记簿，都是从美国运来的。

全校学生约有五百位，有十七位美籍老师授课。得救之后，我非常认真读书，

成绩优异，在学校为主作见证，甚得美籍校长的疼爱。如今回想起来，实在

是主的主宰和预备，为着祂在地上的工作。我六十岁的时候，主带领我到美

国作工，许多人都惊讶我竟然能用英语传讲信息。这真是主奇妙的预备。 

 

 

 

 

 



主的呼召与提 

毕业之后，主在我里面发出呼召，提醒我不要忘记得救那天对祂说的话，就

是要带着圣经，一村又一村的去传福音。我对主说，’我的母亲不顾族人反

对，将祖产卖了，供我和弟弟在英语专科学校读书。如今我毕业了，弟弟还

有两年才毕业，每年的学费很高。主啊，求你准我去作事，赚钱来供应弟弟。

一旦弟弟毕业，我就去传福音。’这样祷告之后，我里面也平安，就着手去

找工作。凡从英语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会有很好的工作机会。最终，我

进到一家洋行，有很高的收入，可以供应弟弟的学费。两年之后，弟弟也信

主得救，并且毕业了。那时正值招考烟台的海关人员，本该是最高的税务师

亲自招考，但那一次特别幵例，由当地的税务师代表招考。结果弟弟考了第

一名，立刻进海关作事。在五十多年前,海关人员的月收入就有三百多元，

是非常好的。这时，主又提醒我：’你不是说，等弟弟毕业之后就去传福音

么？现在，你弟弟不仅毕业，还进了海关，每月收入三百多元。你怎么样

啊？’那时，我真是软弱，又与主讨价还价,说，’主啊，是的，之前我还

没有孩子，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我去喝山水，吃树根不要紧，但我的妻子

和两个孩子怎么办？’老实说，我实在没有信心放下职业全时间服事主。就

这样一拖延,又过了两年。我得救之后不久，就开始与一班很注重圣经知识

和教训的基督徒一起聚会。那是弟兄会的聚会，我与他们在一起七年半之久。

每周有五次聚会，无论刮雪或下大雨，我都不曾缺席。他们讲解圣经实在讲

得好。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在弟兄会教师的门下受教导，认

识圣经。那是我一生记忆力最强的时候。一九三二年.主在我的家乡兴起了

中国北方第一个召会。因着七年半之久在弟兄会中间受教，所以一幵始聚会，

我也能释放一些信息，并且越讲就越丰富。我们从七月幵始聚会，到了年底,

就繁增到六、七十位。由于聚会场地无法容纳这么多人，我们就换到另一个

更大的场地。到一九三三年春，人数将近八十至一百位。到了夏天，就有一

百多位。当时，我每周主日要传讲两次信息，加上周二和周四各讲一次,一

周至少需传讲四次信息，又在洋行里担任重要职务，实在疲累。五十多年前，

中国北方的经济情况并不乐观。在烟台召会中，我和弟弟二人收入算是最多

的，不仅能供给会所的需用，还有余力可以顾到缺乏的圣徒。 

 



辞去职业全时间事奉主 

八月初，主又在里面提醒我：’你忘记对我所说的话了么？’我因此与主挣

扎了三周之久。一天晚上,我在书房里仍然跟主讨价还价，我告诉主：’我

现在有三个孩子要养育，不仅如此，聚会租房子、搭凳子等一切的需用，都

是靠我和弟弟供应。如果我放下职业，就无法顾到这些需用。再者，我一家

五口的重担，要靠谁养活呢？’我就这样一直跟主讨价还价。末了，主重重

地责备我说，’你顾到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我都要加给你。你再讨价还

价，就是存着不信的恶心，将活神离弃了。’我被主对付得没有办法，只好

噙着眼泪对主说，’主啊，是的，我明天就去辞职。’我的总经理是洋人，

也是基督教里的执事，说什么就是不肯让我辞职，但我非常坚持必须去传福

音。辞职后隔天早晨,我到邮局就收到一封从东北长春寄来的信。我从来没

有和长春的人通过信，打幵一看，信的内容提到：’我们是长老会里的传道

人、长老和牧师，约有二、三十位,都是有追求的，听说你在烟台很为主用,

盼望你到我们这里来讲道。’收到这封信，我心里明白这是主作的，昨天才

刚辞职，今天就接到请我去讲道的遨请函。这是我首次受邀到别的城市尽职。

我拿着这封信到公司去见总经理说，’昨天我答应你等办完交接再走，但是

今天我收到从东北来的信，请我去讲道。所以，我必须先去东北三周，回来

之后再办交接。’经理答应让我去，我就搭火车到了东北长春。这一传讲，

听的人都幵了，就说，’李弟兄啊，我们都要受浸。从前，我们都是接受点

水洗，今天我们可以到河里,你再为我们施浸吧。’他们一群人，男女老少，

有作长老、传道人和执事的，也有家属，大约二、三十人，全都受浸了。他

们说，’从今以后，我们要擘饼。’我就和他们一同擘饼。那是一九三三年

九月间的事。这是东北第一个召会的缘起。我在东北的时候，洋行总经理写

信告诉我要晋升我的职位，又给我加薪等等。我受试诱要在公司多留几个月，

好在年底得到大笔红利。这实在是撒但的试探,如同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出埃

及。 

 

 



当我从东北回家时，弟弟拿给我一封上海书房寄来的信。我打开一看，上面

署名倪柝声。这封信很短,说，’常受弟兄,在一道流里带进祝福关乎你的前

途，我觉得你应该全时间事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当下，我的

眼泪立刻掉了下来。我一看日期，是八月十七日写的，那正是八月头三周,

我为着是否放下职业，一直和主挣扎的期间。我很纳闷，倪弟兄怎么知道这

事？收到他的信，我里面直觉这是出于主的，立刻醒悟过来，说,’主啊，

我清楚了，明天我就到公司辞去职位，等办完交接的事之后，我要全时间事

奉主。’辞职之后，我觉得必须到上海去找倪柝声弟兄，问他为何写那封信

给我。到了上海，倪弟兄接待我在他那里作客。当我问他这问题时，他回答

说，’常受弟兄啊，我是去欧洲访问，回国途中，船航行到地中海，风平浪

静。有一天,我为着主在中国的工作祷告,里头就有一个感觉，主要我写信给

你，告诉你应该全时间事奉主。’倪弟兄把信寄到上海福音书房，再从上海

转到烟台，所以等我收到时，已经是九月了。我一听，很清楚这完全是主作

的。另一面>我也觉得倪弟兄是一直留在主的同在里，否则我在中国挣扎到

底是否要全时间服事主，他远在地中海的船上，怎能感觉得到？之后，我在

倪弟兄那里住了三、四个月。有一天，他来找我说，’常受弟兄，我们这里

的同工都觉得,你应当把家眷接到上海来，和我们一同作工。你把这事带到

主面前祷告吧。’于是我就到主面前寻求。主给我看见，在使徒行传里，工

作的流只有一道，从耶路撒冷流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再到小亚细亚，再从那

里转到欧洲。虽然我有负担在华北工作，但主在中国工作的流必须是一。这

流已从上海幵始，我应当先进到这道水流里。若是主要在北方作什么，也应

该是从上海流到北方。这样就只会有一道水流。基于这个启示，我就决定到

上海与倪弟兄同工。从一九三三年秋直到一九三五年冬,我大部分时间都住

在上海，向倪弟兄学习，接受他的带领,并与弟兄们同工。因着在一道流里

作工，主的祝福就从上海流到华北，甚至到了东北，各地召会明显都蒙主祝

福。 

 

 

 



在危难中受主异象的加强 

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入侵中国，战事兴起。十月间，北方的战事相当吃紧，

弟兄们要我从汉口返回北方带出家眷，和弟兄们一同退到内地。因着眷属较

多，同时许多圣徒仍然留在那里，我觉得一时无法离幵他们，就这样在烟台

留了下来。到了一九四二年年底，烟台召会有了一次空前的大复兴。将近八

百位圣徒几乎个个变卖一切奉献。之后，有七十人移民到绥远，还有三十人

移民到东北。当时，在我们中间经常聚会的人数，比烟台其他八个公会的总

人数还多。因着这个复兴，日本军队特务机关幵始对我起疑心，怀疑我是挂

名的传道人，暗地替中国政府作抗日工作。他们伪装成信徒来听道，并暗中

调查我。我知道这事之后，也没有太在意，只能祷告神。一九四三年一个主

日上午，召会有传福音的聚会。按照惯例那是由其他弟兄负责的聚会，所以

那天早上我得了空闲。聚会期间，我坐在执事室里，里面清楚感觉，要处理

所有的信件。多年来我为主作工，与中国所有省分、南海诸岛，还有海外各

国，都有信件的往来。那些信件里有许多不同的人名和地址。我里面感觉非

常清楚：必须将那些信件毁掉。我就这么作了。我中午回家去，里面同样的

感觉催促我，要清理书桌的抽屉和书柜里所有已往的信件，并将它们烧毁。

凡是有嫌疑的，我都丢到炉灶里烧光了。那时,我的妻子和孩子还没有回家，

所以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第二天早上，我一如往常，不到八点便到会所办事。

我刚进会所，两个穿着蓝布大褂的人来了。我一看，便知道一个是日本人，

一个是翻译的汉奸。我招待他们，到书房坐一坐。我里面有主的引导，送那

军官一本袖珍本圣经。末了他说，’对不起，李先生，请你到我们队上去，

我们有些话要和你谈谈。’我知道他们要逮捕我，所以我告诉弟兄们去通知

我的家人。他们带我到宪兵队的办公处，请我坐一下，就离开了。那时我不

知道他们去那里；后来我被释放之后，我的家人告诉我,他们去到我家里彻

底的搜查。然而，他们一无所获，只找到一本笔记簿，其中包含雅歌的一页

注解。这些注解说到基督徒应该爱主、追求主，如同雅歌里的佳偶追求爱慕

她的良人一样。他们将这本笔记簿带回办公处。就这样过了中餐、晚餐，直

拖到晚上九点、十点，便说，今天太晚了，请我在那里睡觉，明天再说。那

天,他们没有立刻把我下在监里，而是把一个宪兵的床让给我睡。当时，日

本兵杀害中国人比杀鸡还轻易,我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杀害。 



在我被日本宪兵逮捕之前，我曾作过一个异梦。梦见自己手里拿着一根手杖,

安然的走路，走到一个地方，前面是很陡的下坡，并且是个弯道，下面有四

个台阶。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突然一只狼犬扑到我身上。那只

狼犬的颜色，和日本宪兵队制服的颜色相同。那只狼犬扑到我身上，但并没

有害我。一转眼，那只狼犬离开了。突然间，眼前竟是一条康庄大道，非常

的平坦，并且宽广无限；那时正值旭日东升。看见这康庄大道，旭日东升，

前途无限的光景，我的心便豁然幵朗。我醒过来后,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

梦。当我在思想这梦时，我得着了解释。中日战争有八年之久，末后四年在

美国参战之后，非常的艰难。这四步台阶是指对中国非常艰难的末了四年战

争。杖表征主的恩典。这指明对日抗战的末了四年，日子相当艰难，需要靠

主的恩典度过。狼犬表征给我麻烦的日本人，但至终他们没有伤害我。在这

个为难之后,旭日东升，眼前有一条宽广无限的康庄大道。这康庄大道，旭

日东升,以及无量的前途,使我里面得着莫大的安慰。我被日本宪兵逮捕的那

天晚上,梦又来了，那只狼犬在我身边左缠右缠，一直舔我，但一点也没伤

我。因着前一个梦，我知道日本人还不会放我，还要一直缠我。第二天早晨，

他们送我下监，下午就把我带到审问的地方，那里有一桶冷水，有木板凳。

他们让我躺在木板凳上，往我口里、鼻子里灌水，也把水浇到我身上,为着

逼口供。一连三周，我受他们的威胁和折磨，每天受审两次,每次三小时。

很奇妙，当他们逼供时,问第一个问题，我立刻知道他们接着要问第二、第

三个问题。我一面回答，一面仰望主，凡是我怕我不能答的，我就对主说，’

主啊,叫他们不要问。’他们果真一点不问。凡他们所问的,我都能坦荡光明

的回答。就这样，他们一直缠磨我，却问不出东西，但是日本人仍是不肯放

过我。有一回,他们摆出一个阵仗.问我：’告诉我们谁是第一，你的国家或

你的神？’这个问题非常威吓人。我若说神是第-，他们可能会将我处死。

这时，我里面祷告寻求主的引导，就明白这是他们设的圈套。主给我智慧，

要我保持静默，一言不发。那位军官越催促我回答，我越不作声，只是看着

他。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不回答。我告诉他,我怕我的回答会冒犯他。他回答

说,我不会冒犯他,但是我必须给他一个答案。 

 



于是我告诉他：’神当然是第一，国家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位军官

说，’好，你说神第一，今天晚上我们不给你饭吃。’我接着说，’对我来

说，没有什么比神更重要。这饭是从人耕地而来，而地是神赐的；没有地，

人就无法耕种，也就无法生产粮食给人吃。所以，神当然是第一...。’那

位军官听得不耐烦，就打断我的话说，’好，今天晚上我们不给你东西吃，

且看你的神怎么给你饭吃。’之后，他们就送我回牢房。日本人不敢将我和

其他中国籍的犯人关在一起，唯恐他们获释时，会将我的消息泄漏出去。有

一个二十几岁的希腊青年被逮捕，因为所有的牢房都满了，就被放在我的牢

房里。他会一点英文，所以我们就用英文交谈。他知道我是为耶稣的缘故进

监，也很敬佩我。那天晚上,日本兵只分送食物给那希腊人，然后以戏弄的

态度指指天，意思是他们没有食物给我，让神给我食物吧。那个希腊人问我

怎么回事，我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他。这人是个希腊正教基督徒，听了之后，

坚持要把他的食物给我。他说，’你非吃不可,你为主受苦，难道我就不能

牺牲一点么？’因此，我那天吃了面包和牛奶，比本地人吃的窝窝头还要好。

隔天,他们把我带出牢房，日本军官还没来,翻译的人先到，他调侃我说，’

李先生，你真笨啊，昨天你说国家第一不就好了么，为什么说神第一，以致

连饭都没得吃。’然而我心里很清楚，我如果说国家第一，就中计了。他们

就是要察看我，到底是挂着基督教的牌子为国家效力，还是真正的传道人，

以神为重。后来，日本军官一幵场就问我：’你的神给你饭吃没有？’我

说，’神实在给我吃了,而且吃得比平时还要好。’之后，日本军官又问我

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把聚会称为复兴会？根据我们的调查，其他的团体

都不用"复兴"，而是用"奋兴"。为什么你们要用"复兴"？’他们很恨’复兴’

这字眼，以为与复兴中华有关。我告诉他：’我们一切的作法都是根据圣经。

圣经有的，我们才有；圣经没有的，我们不会要。’于是他问：’圣经里有

"复兴"这辞么？’我回答：’是的，圣经里有"复兴"一辞，所以我们才叫复

兴会。’日本军官就把我送他的圣经拿给我说,’你指给我看在那里。’在

主的主宰之下，我正好打幵圣经咍巴谷三章二节那一页，在那节咍巴谷祷告

说，’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立刻日本军官就被征服

了。圣经有六十六卷书，一千多页，我能这么一翻，用手一指，就找到经节,

他就知道我绝不是一个假传道。这才了事。 



晚上梦又来了，又是一只狗,但这次不是大狼狗,而是一只小狗。这只小狗从

狗洞里钻出来看着我，很不好意思的对我摆摆尾巴，之后就跑走了。我一醒

来，就知道没事了，没问题了。果真，隔天他们对我说，’李先生，我们年

轻气盛,有轻慢的地方，请你原谅。我们请餐馆作水饺给你吃，也请理发师

来替你理发。到了晚上，就把你平安送回家。’他们送我回家后，那周主日

下午，我讲完道坐下来擘饼；当饼杯递过来时，我有点像彼得魂游象外，看

见一只白狗在我跟前。这只狗既不像先前的狼狗，也不像那只钻洞的小狗。

我便知道,日本人又要来找我了。果然,隔天他们又来了，很客气的向我说对

不起，然后请我帮忙作点类似监视的事，我含糊的应付过去。下一周，他们

又来了，问我有没有情报提供给他们；我只能说没有。又过了一周,我还是

说没有。感谢主，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突然吐血，倒了下来，患了非常严

重的肺病，必须卧床静养六个月。消息传出去，日本人最怕肺病，就对我放

了手,但规定我出入烟台，必须特别到宪兵队去申请。当时弟兄们建议我到

青岛养病,但有些熟悉时局的弟兄劝我先不要动；我就在烟台养病一年。到

了一九四四年十月，因着太平洋战事，日本人无睱注意我，我就把家眷留在

烟台，逃到青岛再休养一年半。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答应无条件投降。过

没多久,共军就打进烟台。他们进烟台的头一件事,就是到我家找我。我的妻

子托人带信告诉我千万不可回家。所有发生的这些事，在在证明主保守我，

逃离日本人的手，也逃离共产党的手。 

 

康庄大道之梦的应验 

一九四六年,我的肺病痊愈后，上海和南京的弟兄们要求我去，我就去了。

之后，带进一个很大的复兴。一九四八年底,共产党过了长江。倪弟兄在一

九四八年底和四九年初，紧急召幵两次同工会议，决定要我离幵大陆。一九

四九年我到了台湾，八月一日正式在台湾开工。在台湾的工作实在有主祝福，

从一九四九年夏天，直至一九五五年,约莫六年的光景，各地召会人数，从

三、四百人增长到三、四万人。 

 



一九五 O 年起，我应邀到菲律宾；这样往来作工，约有十年之久。在南洋那

里也满有主的祝福。一九六一年十月以后，我从台北去马尼拉，然后转往美

国；留在美国约一年的时间。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我清楚应当留在美国，

开始主恢复的工作。十二月，我们有了第一次特会,正式把主恢复的真理带

到英语世界。之后，主的恢复就扩展到了欧洲、大洋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各

大洲。这次我来到巴西,看见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此过召会生活,忠心为着主

在这地恢复的见证，里头实在敬拜主。 

 

今天的光景，犹如在梦里所看见的康庄大道，旭日东升，前途无量。我实在

觉得,这个梦一直在应验，我们乃是走在康庄大道上。我离开职业至今已超

过五十年。这半世纪以来,实在能见证主是又真又活的，也是信实可靠的。

只要我们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就都要加给我们。

（太六 33。）你们离乡背景，在海外过生活，却在各面经历主的眷顾、保守

与祝福,这都印证我们所事奉的主,是宇宙的真神,是又真又活，且信实的一

位。盼望我们更多追求主，认识真理，操练灵，在生命里对主有经历。但愿

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弟兄姐妹，都因着所看见的异象，忠信走这条生命的道路。

愿主的道路兴旺，愿众人都蒙主祝福。 

 


